
        
            
                
            
        

    
大哥头脑很好，即使体育也都擅长，是我的骄傲。

我的学习不太好，妈妈总是引证大哥为范例对我发火。

每当那样的时候大哥总是说：每个人所擅长的事是各自不同的。庇护着我。

亲切的，哥哥。

因此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对大哥充满憧憬，自以为是地，想变成哥哥那样的人。

「不要讲别人的坏话哟。」大哥那样的说过。

「别让妈妈担心。」也曾这样劝戒，从没有蛮不讲理。

尽管如此。。。。。。

对那样的大哥，这个男人却说：

「屁股再撅起来点！」

被握住怎样的弱点，不但赤裸着身体，双手被反绑在背后，还以膝立（跪）的姿势被 ‘屁股撅起来’的命令。

大哥的双膝间，被象管子一样的东西撑开，捆绑绳索固定，即使想合拢双腿也不可能。

撅出去屁股的话，男人从大哥的胯股之间，一定什么都能全部看见吧。

那家伙浮起卑鄙的笑，一边默默地笑一边伸出手。

沾满粘糊的化妆水的手好象碰到哪里，大哥的脸唰地透出红晕。

「······啊啊··」

「怎么，手指插入就有感觉了？」

随着‘咕啾咕啾’可憎（下流）的声音，大哥一点一点摇头。

大哥嫌恶地皱紧眉头，不过，表情之中渗出着淫靡的喜悦感。

与平时聪明的脸不同，沉醉于快乐的象溶化一样的表情。

「被弟弟看着感到兴奋吧。你这多么下流的身体哪，好好地看着。」

我合上眼转过去了脸。

我自己也被赤裸地绑在柱子上，为了不看大哥的痴态，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方法。

「进了几个手指？」

听得见粘质濡湿的声音。

是黏糊糊地在肉中搅拌着，非常的下流的声音。

「回答！」

正在踌躇的哥哥，对着飞来的申斥，一口气涌起低微的哀鸣声。

「两根………」

「这样的话是几个？」

「啊，啊啊啊！三、根………………呀……啊！」

「是三根，正在被怎么样哪？」

「被三根手指···做活塞，还···！」

「感觉呢？怎样？嗯嗯，小鸡鸡变得胀胀的啊。」

「嗯啊···，是，是的···那样啊啊啊！感觉，好··」

「被男人手指捅，忍耐的汁液就滴下来拉，你（说）！」

「啊！好的··屁股！嗯！啊啊！被插的，感觉，好。。。！」

即使合上了眼，一样能听见声音和对话。真想连耳朵也捂住，

但是，我的双臂被绑在后面的柱子上，根本不能。

「喂，你也试着睁开眼。开口说说你大哥淫乱的样子。」

虽然也明白徒劳，我仍是装作听不见的样子。

看到这样的大哥，讨厌。

我的大哥不是那样的。

帅气亲切头脑也好，是我的伙伴，我的大哥不是那样！

「哎呀啊啊 啊，咿啊啊啊啊啊啊啊！」

「不好好地看，你大哥的肛门要坏掉咯。」

被异常的哀鸣声震惊，我睁开了眼。

大哥脸颊通红地喊叫，眼中飘浮着泪水。

也不能咽下积存在口中的唾液，下巴都湿透了。

「能看见吗？插进了几个？」

「哎呀 呀呀呀呀！哎、哎、哎っ、哎っ………嗯嗯嗯呜呜呜呜呜呜っ！」

男人抓住大哥的头发拽起来，由于呼吸痉挛大哥抽搐着。

打开了的双腿的腿根儿中间，男人埋进的手清晰可见。

从食指到小指头，四个手指深插至根部。

「就再问一次，听好。进入着几个？」

「啊啊ーー！嗄啊啊啊啊ーーー！」

手指粗暴生硬地插进敲碰，大哥的哀鸣声变得象野兽的号叫。

尽管如此大哥胯股之间的那东西很硬地绷紧，向上弯曲得快要碰到下腹那样。

化妆水之外的，大量的液体从小鸡鸡前端开始溢出来，沾湿着（龟头）背筋。

「那么好吧！」

「啊ー！咿啊啊啊啊ーーー！」

拳头的最粗的地方，坚硬地砸进入口。

就是用那种，深入直到手腕子的气势，连续进出的活塞。

这样的话，大哥会被弄坏！

「………四根。」

我的声音嘶哑细微，就连自己的耳朵也听不太清。

但是，男人好象因此得到满足，从大哥的肛门里拔出了手指。

「哈……………………啊…………」

终于被放开，瘫软了的大哥的身体，慢慢地沉下倒向地面。

向前弯着身子坐下不动，吐出急促的呼吸。

他的胯股之间，雄辩地说明着那个爱抚绝对不仅仅是疼痛的事。

被放入手指，在屁股的深处往上顶，大哥以快要射精的程度那样勃起着。

休克了。

「感到吃惊吗？你的大哥相当淫乱吧？」

男人离开大哥，走近我。

身体应该不是很魁梧，不过，被硬毛覆盖的肌肉很硬地绷紧，暴力性的眼神上去很恐怖。

「作为弟弟的你，也同样地淫乱吗？」

粗糙的手，抓住我胯股之间萎缩的东西。

很轻地摩擦和上下地搓揉，不过，我对男人之类没有兴趣，只是感到难受，勃起不了。

「小鸡鸡被捋也不能勃起吗？要不要开发一下屁股呢？」

想起刚才男人对大哥做的事，我的背部感到一阵恶寒。

如果被做了那样的事，我，死定了。

「请住手···弟弟。。。约定好不对他出手的…」

大哥用可怜的声音请求。

「要是我，不管什么都做，拜托了。」

虽说确实是庇护着我，我却对大哥感到气愤。

纠缠着（SHIT？混蛋）家伙的大哥，我认为实在卑屈懦弱。

「把你的感觉和欲望也传递给弟弟说说看。会用正式的词句吗？」

「是，拜托了，弟弟，请宽恕我！」

大哥轻轻晃动摆动了腰。

「我，不管什么都做。」

讨厌。

大哥那种，无论什么时候也镇静的自信哪去了？

不管有着怎样的理由，对卑鄙暴力性变态的男人摇摆屁股之类，讨厌！

「好吧。有这样为弟弟着想的大哥，幸福哦。」

变态男（大叔）笑了，用指尖弹动一直没有勃起的我的小鸡鸡。

「………唔！」

曝露的前端好疼，我皱眉苦脸。

「那样啊…」

男人交替看看我们，不过，忽然想出什么，拉拽着绑住大哥的绳索。

「再往前来。对了。」

用被固定膝部的不自由的腿，大哥膝行过来。

无法正视来到我眼前的大哥，我再次转过去脸。

「是对弟弟impotence（阳痿）的治疗。吸吧。」

哎，微弱的声音，大哥喘不上气。

「那个请···容许」

「不是说，不管什么都做吗？如果讨厌的话，就对弟弟做与你同样的事！」

感觉到，近在眼前大哥的体温和剧烈的喘气喷在皮肤上。

大哥的呼吸，由于紧张变得不规则。

「在屁股里填埋进特大气球，直到打开得能轻松地让我的小鸡鸡进去。如果那个结束了，接下来是记住怎样用屁股达到射精。到整个一天的振动责备，搅拌屁股里面，一直一直到变得有感觉，好好地调教」。

对那样的道白，汗毛象悚然立起一样，我由于恐怖全身冻结。

大哥也是同样。

大哥用含泪欲哭的声音「啊啊」地说，小声吸溜鼻子。

「···我吸」

「是可爱的弟弟吧？要用心服务哟。」

我紧紧地合上了眼。

这不是我的大哥，是其他的谁，

我想不管怎样去相信，那是我所不认识的人。

而且，还绝对勃起到，那种程度。

「………啊啊………っ」

灵巧的嘴唇剥下了包皮，被舌尖到处刺激露出来的粉红色柔软的部分，我不能忍耐发出了声音。

大哥的舌头从龟头刮掉积存的渣滓，沿着敏感的那一点好多次往返。

深入到喉咙里头咽下，很强地吸引，不管怎样感觉是非常非常。。。好。

（这句应该不准确）

即使我也请女孩做过口交，不过，和只有吸吮的69式那样全然不同，

大哥能领会我的呼吸和小鸡鸡的变化，我有感觉地方都得到连续的猛攻。

「啊……啊ー………啊………っ」

已经，已经，不能控制住声音。太厉害，感觉，好棒。

「咕哇！」

大哥突然，发出象被车轧了的狗那样的哀鸣声，离开我的身体。

我张开朦胧的眼睛望过去。

大哥，以啜吸着我的东西的姿势，被变态小子侵犯。

「别休息。吸到弟弟射精为止！」

啪，啪，发出有节奏的声音，男人挺动腰。

「嗯ーー！啊啊ーー！啊，咿！啊ーー！」

大哥的头象偶人那样地一下一下摇曳，

被眼泪和涎水弄的粘粘糊糊的脸，扭曲成微笑一样的表情。

每当男人发出下流的声音，往上旋转地顶腰时，大哥一股一股喷出忍耐的汁液。

用空虚的眼神看着我，然后看了看我的胯股之间。

因为大哥的舌头，我的小鸡鸡彻底硬起来。

大哥仍旧摇晃着，象小宝宝（吸奶）那样地吸着我的那个。

「呜ーーー！嗯ーーー！」

被侵犯屁股，含着我的下面，尽管如此，大哥发出了要（射精）的声音。

亲切帅气，我最重要的，非常喜欢的大哥。。。

我不知什么时候哭了起来。

一边哭，一边即将射精。


END


––––-

原作者PS：

相好的兄弟，受难之卷～。(#^—^#)

为弟弟的摇摇摆摆小鸡鸡可惜，想就那样公开放上，不要马赛克的欲望。

请预先保密。(笑)

试着尝试了紧张痉挛的背部肌肉，困难的痛苦的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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